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

海，走进都市一隅的家

门，总有一些小事令你不

能释怀，影响着你的心

情，把它记录下来，让它

成为岁月的书签。来稿请

写明作者真实姓名、电

话、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

储蓄卡号，以便采用后发

放稿酬，谢谢对我们工作

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

com

◎◎闲看简说

◎◎昨日重现

都市心情 13
2019年5月28日 本版主编：孙净易 版式策划：柴建平 责任校对：绍 文

◎◎往事情怀

故乡的棉花
五一期间和儿子一起去爬

山，登上乌素图的山顶，望着湛

蓝的天空中漂浮的朵朵白云，心

情格外的舒畅。突然想起了家乡

一望无际的棉田，成熟的棉花白

花花的一片一眼望不到边。

记忆中，伺候棉花是最辛苦

的，从每年的三月份一直到十一

月份收获结束，家里人基本上都

是在棉田里忙活。种子提前泡在

水里，等到发芽后再播种，出苗

后还要选苗、锄地、施肥，喷洒农

药，给棉花打叉，初期要防治红

蜘蛛等害虫，后期要防治棉铃

虫。棉铃虫是棉花主要的害虫，

印象中最早使用的六六六粉，后

来禁止使用后就用敌敌畏、各种

菊酯之类的农药。给棉花喷农药

是个累人又很危险的活，背着配

好的药桶，最早使用的是那种单

肩背的铁桶，后来使用那种双肩

背的带手压的塑料喷雾器，再后

来流行过一种机械燃油型的，效

率高，走一趟可以喷四行，但是

分量重，而且使用的过程中需要

加快步伐，记得我第一次使用的

时候，几乎是小跑，即便这样，大

人们还在旁边喊快点儿再快点

儿。农药有剧毒，稍有不慎或者

防护不到位就会中毒，轻者恶心

呕吐，重者就需要去医院就医。

每年夏季棉花也开花，而且

花很特别，颜色善变，初开时为

白色或浅黄色，后转变成红色，

最后变成紫色凋谢，花开花落的

过程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当代诗

人左河水《咏棉花》中赞美道“不

恋虚名列夏花，洁身碧野布云

霞”。诗句中的第一句就是赞美

棉花的花朵，棉花的花的确不如

玫瑰芳香浪漫和娇艳欲滴、没有

牡丹的名贵和国色天香，在人们

的记忆里及百花的名列之中，并

没有列入棉花的名字，人们所说

到的棉花只是它可供人们使用

的纤维。据了解民国时期棉花还

当选为上海市的市花。

“迎阳万顷又新丰, 朵朵娇

如白玉融”，诗人描写的风景在

乡亲们的眼里司空见惯，也没有

闲情雅致去欣赏，弯着腰、低着

头拾棉花，这个过程是最累人

的，不像割小麦也就一两天的工

夫，拾棉花的过程周而复始，天

天重复着一个姿势，顶着烈日，

忍受着大地热浪的烘烤，在这种

条件下，再好的风景也入不了

眼。拾下的棉花经过几天的晾

晒，就可以拉到乡里收购点去卖

了，每次卖棉花我都会跟上，天

不亮就起床，拉着装满棉花包袱

的排子车和乡亲们约好一起去

乡里，一路上任初秋的露水打湿

了头发和眉毛，一路说笑着摸黑

赶路。卖棉花要排很长的队伍等

待，检验员有专门的检验工具，

一个叉子，插到棉堆里，如果水

分超标就会报警，人家就不收购

了。那时候卖完不给钱，打白条，

看着自己家的棉花一包一包的

倒在码垛机的履带上，还有点小

小的失落感，毕竟那是那是家人

一朵一朵亲手采摘下来的，到最

后却只换回来一张白条，但是大

人们的脸上却个个都洋溢着抑

制不住的笑容。

“莫道花开如雪海,人间有我

免寒穷”，正如诗词中描写的一

样，棉花真正的价值不言而喻，家

里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结婚时从老

家捎来的棉絮做的棉被。小时候

曾亲眼见证了棉絮纺成线、织成

布的过程。姥姥在世的时候，是纺

线、织布的能手，或坐在炕头上或

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摇着吱呀

作响的纺车，将经过脱籽儿初加

工的棉团纺成线，然后在织布机

上织成布，再送到染坊染色，小时

候穿的衣服都是这种粗布裁剪缝

制成的。冬天做成的棉袄棉裤絮

满了新鲜蓬松的棉花。

等到我上学的时候这些东

西都已经淘汰了，那时候不知道

织布机的原理，只记得摆在屋里

高高大大的，上面挂满了线，随

着姥姥的小裹脚左右交替蹬踏、

配合左右手引导着线梭子在上

下交错的线缝隙里来回穿梭的

场景。年初的时候带儿子去中国

科技馆，在一楼的展厅里摆放着

一台织布机，围着转了好几圈，

在弄明白原理的同时也由衷的

赞叹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怀念故乡的棉花，朴实无

华、冰清玉洁，把温暖洒满人间。

文/贾清山

有惊无险
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挺疲惫

的，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这

也是我们幼儿教师最忙碌的时

候，我在书房翻找资料的时候看

到了我的一本工作日志，捧在手

中随手翻阅时，一个醒目的标题

《有惊无险的一枚硬币》仿佛把

我又带到了去年十月的一天。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领着孩

子们准备吃午饭。饭前习惯了让

孩子们唱唱歌，当我转身来的钢

琴旁准备弹奏时，“啊,啊,啊……”

的叫声引起我的注意，等我寻声

锁定目标的时候，只见浩浩在自

己的座位前原地跳动，脸色不对

劲儿，手还在身体两侧不停的上

下摆动。我觉得不好坏事了，有

问题。当时我三步并成两步跑到

孩子身旁问：“宝贝，怎么啦？哪

里不舒服？”孩子只是原地跳，并

用手指着张开的嘴巴。我让孩子

把头扬起，口腔里并没有东西，

孩子还是不停地跳和喊。于是我

把孩子领到光线明亮的窗前，嘴

里嗓子里还是没有发现异物，但

他还是不停地跳和喊。这时，孩

子喘气急促脸色苍白，身体不能

站立，瘫软在我怀中。当时我都

懵了，班级里就我和孩子们，保

育老师打饭去了，幼儿园的保健

室在外面的平房离我们班还比

较远，叫保健医过来就会错过最

佳的抢救时间，我当时既害怕又

紧张而且脑子里乱成一团，就怕

孩子出事儿，此刻空气好像凝结

静止了，一点儿声音都听不见，

怎么办？怎么办？谁能帮帮我呀？

看着孩子苍白的脸，我告诉自

己，一定要冷静，赶快想办法。我

用手在孩子的背部不停敲打，让

他弯腰呕吐，但没有东西吐出，

我又用手在孩子的嗓子部位抠

取使其恶心呕吐，还是无果。就

在我不知所措时，一件事儿从我

脑海中一闪而过，那就是不久前

电视里曾经播放过咽喉、气管里

卡异物的急救法，我赶快站在孩

子身后双臂绕在孩子腰部，一手

握拳，拳头顶腹部，另一手握住

握拳的手向上、向后猛烈挤压孩

子的上腹部。这样快速地反复

做，不长时间，只听“当啷啷”一

声，一个东西落在地上。我定睛

一看，原来是一枚带着血丝的一

元硬币。孩子当时的脸色缓和了

许多，还露出一丝微笑，当时我

悬着的心也算是落地了。此时，

我已是满头大汗，双手发红双腿

颤抖都有些站不住了，“丽丽，你

怎么啦？”一声问候让我缓过神

儿来，原来是保育员赵老师回来

啦，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说着，班

级里又恢复了叽叽喳喳的吵闹

声……

我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

了赵老师，她听了还替我害怕

呢。之后我又对班里的孩子们进

行了一次随机的安全教育。这随

机教育是教育中最有效的策略

之一，因为孩子们亲眼目睹，有

较深的理解，能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安顿好孩子们吃饭，我便

一手领着史浩博一手拿着带有

血丝儿的硬币来到园长办公室，

颜值鄙视链
下午三点钟的四号线地铁，

明显要清净宽敞得多。比起早晚

高峰时赶着打卡和精疲力尽只

想回家的上班族，这个时间出来

的乘客多半没什么要紧事，个个

神色淡定仪态从容，刷刷手机发

发呆，或是玩玩游戏打打盹儿，

各得其所。来自天南地北的人此

刻比肩促膝，却好像有着松散惬

意的安全距离，彼此相安无事岁

月静好；加上视野内总有三三两

两的空座富余着，基本解除了

“下一站就可能要起来让座”的

后顾之忧，越发妥帖安心。

我在靠近上车门一侧的中

部位置坐着，看手机上微信公众

号推送的文章打发时间。车到圆

明园站，一个穿着雾霾蓝色羽绒

服的女孩上来，轻盈而安静地走

到对面车门旁边的位子上坐下。

在她的对面，聊得正嗨的两个小

伙子见状戛然停止，其中的一个

抬起一只手，以四星级以上酒店

的大堂副理一样规范的手势指

向女孩的邻座，笑容明媚温柔地

告诉女孩：“小心哦，你旁边的座

位上面有水。”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

去，从车门开始数，第三个座位

上果然漾着浅浅的一汪水。因为

进站刹车的缘故，水已经缓缓流

淌到二号座，而且，看上去似乎

真的是有向一号座蔓延的趋势。

女孩抬起头来，看看小伙子又看

看邻座，微笑着点头道谢，起身

换到了对面一排的座位上———

很乖巧文静的女孩子，看样子还

是个学生，大概也就二十来岁

吧，皮肤白皙，清秀俊美。车到中

关村，又上来一姑娘，年纪略大

些，比刚才那个换座的小姑娘壮

了至少三个码，宽阔的貉子毛领

风尘仆仆，越发显得她牛高马

大。我好奇地看了一眼她的脸，

是个老外。她目不斜视地径直朝

一号座位走去，就在屁股将落未

落的当口儿，冷不丁传来一声低

沉沙哑，却宛若棒喝的一句：

“水！”那老外显然没听清，或者

是听清了却没有懂，满脸懵圈地

弯着身站起来，惶恐地左看看右

看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局

促忐忑，又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

了什么。循着声音，她狐疑怯懦

地望过去：一个剃着寸头的男

人，朝着三号座上那汪水抬了抬

下巴，黧黑粗糙的一张脸上不苟

言笑，配上在明晃晃的车厢里依

然不肯摘下的墨镜，越发让人觉

得匪夷所思———明明是在温馨

提示，给人的感觉却是全程黑脸

的恐吓。幸好旁边另外有人，和

风细雨，又简明扼要地用英文指

给姑娘那个汪水的座位，姑娘恍

然大悟地道谢，换了个位子重新

坐下。我坐在位子上继续刷手

机，一篇长文看完一抬头，才发

现一号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坐

上了一个男乘客。他四平八稳地

叉着腿，坐在那看一本纸色暗沉

的《射雕英雄传》。灰扑扑看不清

质地和本色的旧外套上，一颗大

脑袋乌糟糟地，传说中的“地中

海”发型已初现端倪，“海”边枯

草一样的头发油腻腻地打着绺，

让人躲不及地躲着，疑心仿佛车

身一晃，就能抖落下絮絮的烟霾

和尘土。

我心里一愣：他是什么时候

上来的？没有人提醒他座位上的

水吗？刚想告诉他座是湿的赶紧

起来，马上又变了主意———既已

坐了这半天，如果有水的话也早

就湿了，起不起来的，还有什么

要紧。这大张旗鼓地一说，搞不

好倒像是戳穿了“皇帝的新装”，

反而让人难堪。就这样暗戳戳地

跃跃欲试着，终于忍住没有开

口。临下车时瞟了他一眼，隐隐

有一点眼看着人往坑里跳却不

为所动的罪恶感。

回来跟家人说起这事，他们

说：也许是位子上的水蒸发掉

了，也许是他带了纸巾擦干了。

“那么大的人了，人家又不傻。”

说的也是。可是想想同一个

座位上的这三个人，受到的这三

种差别待遇，还是有点替他悲

催———活脱脱、明晃晃的一条颜

值鄙视链呐。这么清晰可见，也

这么意味深长。 文阿 简

我把刚才有惊无险的一幕告诉

了园长。我遇事儿慌而不乱得到

领导的表扬。事后园长联系了孩

子的爸爸，保健医建议家长接回

去注意观察，给孩子吃些清淡的

食物，临走时孩子的爸爸说：“真

是谢谢丽丽老师啦……”

回首往事，我已经在幼教岗

位工作了27年，个中苦辣酸甜只

有自己知道，曾经有好多次离开

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下

来，因为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的

简单与快乐。“六一”快到了，在

此我祝愿每一个孩子幸福、快

乐、健康的成长！ 文/赵丽丽


